
“逼一下，就闯出来了。”
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尹周平，常把

这句话挂在嘴边。12月18日，面对长江
日报记者，他再次这样说道。话语朴
素，背后却是23年心无旁骛的攻关。

2002 年，他博士后出站，一头扎进
芯片制造装备的“无人区”。路在何
方？不知道。他只管埋头，一寸寸地
凿。

2025 年，他牵头研发的核心装备，
在武汉新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新芯）产线上稳定运行。下
一站，是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长江存储）——这家曾经历
断供考验的企业，如今已凭独创技术，
反向授权国际巨头。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实践证明，
对我们‘卡脖子’是卡不住的”。

从实验室微光到产业高地，武汉在
全球科技前沿的陡峭山壁上，蹚出了一
条自主创新的中国“芯”路。

（一）
一条属于中国的闪存新路

8 月 6 日，长江存储官方微信公众
号发布年内首条推送，也是近5年来，除
必要声明外的首次主动更新。

内容虽简，分量却很重：其独创的
晶栈®Xtacking®4.0架构，在全球内存与
存储行业顶级盛会上荣获“最具创新存
储技术奖”。

中国架构，赢得了全球业界的认
可。

时间拨回到2016年。全球高端存
储芯片市场，超九成的份额被海外巨头
垄断。同年，武汉光谷，国家存储器基
地破土，总投资约1600亿元。长江存储
整合武汉新芯，孤勇启程。

“Xtacking®是我们独创的路径，真
正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闪存新路径。”
长江存储首席科学家霍宗亮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注定荆棘密
布。

“1000 个孔，只通了 3 个。”实验室
里，数据令人沮丧。“没人这么干，你们
疯了！”质疑声四起。

霍宗亮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坦言：
“同行和外行都说，新架构难度大、良率
低、成本高，绝对走不下去。”

压力如山。但团队算了一笔账：回
头是死路，向前虽万难，却可能为中国
拼出一条新路。

摒除杂念，心无旁骛。实验室的灯
常亮到破晓。

2019年，基于Xtacking架构的中国
首款64层三维闪存芯片量产。

此后，128层、232层等更高密度产
品接连推出，技术迭代步步提速。那条
曾被嘲为“歪路”的小径，竟越走越宽。

风暴在2022年降临。美国一纸“实
体清单”，设备断供、技术封锁、合作冻
结，“卡脖子”的铁幕轰然落下。

陷入绝境了吗？没有。封锁锁死
的，只是旧路。长江存储，早已不在别
人的跑道上。

2025年2月，一则简短消息轰动行
业：长江存储向海外巨头授权关键技术
专利，中国技术实现反向输出。

目前，长江存储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1万件，技术壁垒日益牢固。“Xtacking®

已是国际存储器技术的最主流架构。”
霍宗亮在演讲时说。

“这是真正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
路。”武汉集成电路设计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邹雪城教授感慨。北京奕斯
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升评
价：“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从‘路径依赖’
走向‘路径创新’。”

如今，长江存储已在超高层三维闪
存工艺上实现全球领跑，市场份额持续
提升，稳居世界前五。

长江存储官方网站上，“用芯书写
记忆，让世间美好长存”的标语静静
闪耀。这条曾布满荆棘的荒径，终成
通途。

（二）
一次“近水楼台”的双向奔赴

再先进的架构，也需精密装备支
撑。

Xtacking®技术的物理基石，是将两
片晶圆以亚微米级精度永久键合。误
差应小于一根头发丝的百分之一，界面
洁净要达到原子级。一粒微尘，就可能
导致整片晶圆报废。

这正是尹周平团队23年死磕的战
场。

“如果说长江存储是‘施工队’，我们
就是造‘挖土机’的人。”尹周平说。他口
中的“挖土机”，是高精度混合键合装
备。过去，这类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国产化是被逼出来的。”尹周平坦
言。

早年，他带着技术方案叩响某龙头
企业的大门，得到的回应直接而冰冷：

“我们不能为一台不成熟的设备，赌上

整条产线。”
没有应用，就没有迭代；没有迭代，

就永远不成熟。国产装备，陷入了“不
用→不成熟→更不用”的死循环。

他们备好了枪，却无仗可打。这一
等，就是近20年。

转机，随着“卡脖子”的加剧，骤然
降临。

2022 年后，进口通道一根根被斩
断。国产替代，从“可选项”急转为“生
死线”。

“买不来了，才有我们的机会。”尹
周平说。团队20多年积淀、200多项专
利，终于等来了历史机遇期。

由团队成果转化而生的武汉芯力
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力科），是
湖北省首家专业键合装备企业。他们
从替换键合头这一核心耗材切入，逐步
推进整机替代。

如今，国产设备已在武汉新芯产线
稳定运行，性能比肩进口，成本仅其三
分之一。

谈及最大优势，尹周平指指脚下：
“离得近。”

得益于地理邻近，团队与长江存
储、武汉新芯建立起高效协同机制：产
线需求上午提出，下午便直达研发端。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尹周
平回忆，最初设备良率仅10%，故障点超
过200个，正是通过与用户日夜协同打
磨，才将良率提升至90%以上。

一代器件，淬炼一代设备。产业最
前端、最苛刻的需求，正是打磨自主技
术刀锋最好的磨刀石。

如今，以长江存储为“链主”的存储
器产业创新联合体已然成型，一体化攻
关底层、共性、关键、前沿技术。

在光谷左岭，一个以长江存储为圆
心、规划7平方公里的存储器产业创新
街区拔地而起，磁石般吸引着上下游
企业。

“时间窗口开了，大家都在跑。”尹
周平语速急切，“跑慢了，机会就没了。”

（三）
一场数字时代的“中原突围”

在湖北江城实验室主任杨道虹的
书架上，陈列着《中原突围史》《胜利的
中原突围》等书籍。

这位2004年响应“引博工程”扎根
武汉的微电子博士，曾任长江存储副董
事长、武汉新芯董事长，是“世界存储之
都”构想的首倡者。

他的电脑里，一份题为《世界存储
之都的建设思路与关键举措》的文稿，
被反复打磨。

他的目标纯粹而远大：让武汉汇聚
世界一流的产业、技术、人才与标准，

“当全球有人想做存储，就会想到来武
汉看一看”。

在他看来，武汉存储产业的崛起，
就是一场数字时代的“中原突围”。

“当年靠枪杆子突围，现在靠的是
创新和装备。”杨道虹说，面对海外垄断
与技术封锁，我们同样需要“生存第一、
发展第一、胜利第一”的决绝信念。

从他的办公室俯瞰，武汉新芯、中
国信科集团等重大项目一字排开，一条

“大国重器之路”已然成型。
单一产品的突破，不等于产业体系

的胜利。于是，他领导的实验室，瞄准了
产业链上最薄弱又最关键的一环——先
进封装。

从6人团队、5000万元起步，建成全
国首个12英寸先进封装研发平台，2024
年研发收入达 8.7 亿元，实验室打出一
场漂亮的侧翼突围战。

这场突围的底色，是武汉20年如一
日的定力。

2006 年，武汉新芯成立，建成中部
地区首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埋下
第一颗火种。

2016 年，国家存储器基地落子，
在长周期、高风险的存储产业上押
下重注。

历届决策者，不图短期政绩，甘做
“栽树人”。杨道虹说：“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必须担起国家使命；解决‘卡脖
子’难题，就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武汉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国产
先进存储生产基地，跻身世界存储产业
第一方阵。

“‘从0到1’，我们已经完成。”邹雪
城说，“现在，是要做‘1到100’的时候。”

站在芯力科所在的光谷筑芯科技
产业园眺望，一路之隔的长江存储三期
工地塔吊林立，与一二期连成一座磅礴
的“芯”城。这景象，预示着中国“芯势
力”的集体崛起。

“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尹周平的
催促声在实验室里回响。

前路依然漫长，挑战从未停歇，但
路已在脚下延伸。

从尹周平23年的持续攻关，到长江
存储的绝地创新，再到整座城市的使命
接力……每一步，都在将“卡脖子”的
手，一寸寸推开。

卡，是卡不住的。
“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

这注定是一场谁也卡不住的征程。

2020 年，当杨道虹提出
“世界存储之都”这一构想
时，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清
晰的未来，但他坚信：武汉必
须做这件事。

“如果武汉没有集成电
路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
附加值产业，规模再大，也只
是一个‘热干面城市’。”近
日，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
访时，杨道虹直言不讳。他
认为，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武汉必须也完全有能力
承担国家使命，破解“卡脖
子”难题正是其应有的担当。

底气何在？他给出三个
答案：一是区位优势——地
处中国经济地理中心；二是
人才基础——全国大学生最
多的城市之一，工科底蕴深
厚；三是精神基因——“不服
周”的闯劲与敢为天下先的
勇气。而存储器，正是后发
国家切入全球半导体竞争的
最佳突破口。韩国三星由此
崛起，中国同样需要一个支
点，武汉当仁不让。

如今，武汉存储产业已
跻身世界第一方阵，技术领
先 ，但 产 业 化 规 模 仍 需 提
升。“我们要从技术第一迈向
产业第一。”杨道虹语气坚
定。

2021 年，他牵头创建江
城实验室，仅用9个月建成国
内首个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
台（一期），团队从6人扩展至
800余人，累计承担国家级及
省部级科技项目50余项。截
至 2024 年底，实验室实现科
研收入8.7亿元，纳税超7500
万元，成为湖北首个具备“自
我造血”能力的新型研发机
构。

“做有用的科研”，是杨
道虹常挂嘴边的话。实验室
通过“钱变纸—纸变钱”的闭
环机制，打通创新链与产业
链，探索出破解“卡脖子”难
题的“湖北方案”。作为国家高层次创新人才、2025 年度“荆楚楷
模”，杨道虹始终将个人使命融入国家战略：“国家所需，武汉所能，
我们责无旁贷。”

长江日报：你曾在 2020 年提出建设“世界存储之都”的构想。
这一宏大愿景的背景与核心内涵是什么？

杨道虹：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光谷时发出“勇攀世界
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的重要指示，这一殷殷嘱托在我心中深深扎
根。怀着这份使命，我在2020年省政协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世界
存储之都”的构想。令人振奋的是，这一目标已正式写入省委“十五
五”规划建议，成为全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核心战略。

“世界存储之都”应具备三大全球性核心特征：
一是世界级产业规模，要建成全球最大的三维闪存生产基地，

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20%；
二是世界级创新能力，要成为前沿技术首发中心和行业标准制

定中心；
三是世界级产业生态，要汇聚全球顶尖人才，打造产城融合典

范，举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使“世界存储之都”成为武汉
的核心国际标识。

长江日报：当前，武汉以存储为引领的集成电路产业迈向“世界
级”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是什么？

杨道虹：集成电路产业具有典型的规模放大效应特征，当前武
汉集成电路产业迈向“世界级”的核心瓶颈在于尚未发挥出规模效
应，缺乏“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规模”。虽然我们在闪存等领域已
跻身全球前列，但整体产业体量与国际巨头相比仍有差距。规模不
足直接制约了标准制定权、市场话语权和抗周期波动能力。因此，
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做大产业能级，强化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实现
从技术突破到产业主导的跨越，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

长江日报：要突破规模瓶颈，打造健康有韧性的产业集群，除了
链主企业，还需要哪些关键“物种”支撑？

杨道虹：一个健康有韧性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既要有龙头链
主企业发挥产业链牵引作用，也离不开高能级新型研发机构作为创
新链的核心支撑。九峰山实验室、江城实验室为代表的省实验室，
正是承担这一功能的关键“物种”。

它们具有“三无”（无级别、无经费、无编制）、“四不像”（不完全
像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独特属性。其核心价值在于
兼具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攻坚能力，能够集聚高端人才、整合
多方资源，开展引领性、建制化、体系化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它们不仅是技术策源地，更是产业创新的加速器，通过布局中
试平台、孵化器等载体，打通“研发一转化一孵化一产业化”全链条，
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关键支撑，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

长江日报：围绕“世界存储之都”目标，江城实验室有哪些具体
规划和布局？

杨道虹：人工智能时代对芯片集成度提出更高要求，“存算一
体”已成为芯片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湖北也将“打造世界级存算一
体化产业基地”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江城实验室聚焦
先进封装这一关键环节，是支撑存算一体技术突破的重要力量。实
验室已建成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一期），目前正在加快推进二期
平台建设，预计明年年底通线；同时在高新区未来城布局存算储运
一体化芯片产业化基地，计划近期正式开工，为武汉打造“世界存储
之都”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长江日报：能否描绘一下，当武汉真正成为公认的“世界存储之
都”时，会是怎样一幅图景？

杨道虹：当武汉真正被公认为“世界存储之都”时，将集聚世界
级存储企业，围绕龙头企业构建涵盖芯片设计、材料设备、制造封测
的全产业链生态，如同热带雨林般层次丰富、共生共荣。这里创新
氛围浓厚，高校院所与企业深度融合，产学研用高度协同，持续激发
产业活力。

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将与芯片制造“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交相辉映，共同打造世界存储科技创新策源高地、产
业发展高地和生态品牌高地，铸就一座代表中国高度、影响世界格
局的科技之城。这不仅是目标，更是武汉必须扛起的使命担当。

“卡脖子”是卡不住的
——打造“世界存储之都”，我国“芯”势力突围

长江日报记者李琴 李佳 郑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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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属于中国的

闪存新路
2016年
国家存储器基地在中国光谷破土动工

长江存储整合武汉新芯

2019年
基于Xtacking架构的中国首款64层三维

闪存芯片量产

2025年2月
长江存储向海外巨头授权关键技术专利

中国技术实现反向输出

2025年8月
Xtacking® 4.0架构

在未来内存与存储峰会荣获“最具创新存储

技术奖”

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上，湖北江城实验室工程师正在
分析实验数据。

湖北江城实验室。

湖北江城实验室主任杨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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